
科技体制改革中的一些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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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相信海内外的炎黄子孙多数都会同意 中国

建立了 1 2多年的科技体制需要改革
。

改革的 目的

是使科学技术能 自动为经济建设服务
,

并提高科

技人员的积极性
。

目前改革所用的方法是用经济

杠杆和市场调节
,

使科学技术机构具有 自我发展
的 能 力 和 为经 济 建设服 务 的 活 力

。

在过 去 几

年实行的改革
,

是否达到 了这一 目的 3 我想在这

里分析一下得失
。

运用 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
,

这确实是科学技

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
,

但在中国实行起来
,

效果却大不相同
。

这是为什

么 3 主要是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 的社会情况有很

大不同
。

先谈谈美国的情况
。

美国现在有三个著名的

高科技中心
4

硅谷
、

北卡罗 林纳三角洲
、

波士顿56 7

号公路
。

其中以波士顿 567 号公路最引人注 目
,

那里集中了十一所能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
,

集中

了生物工程的
、

搞星球大战的以及电子方面的高技

术研究机构和企业
。

成千上万个几人的
、

几十人

的乃至上千人的 大中小企业在那里诞生
、

发展或

衰败
、

倒闭
。

它们的 命运完全由社 会需要决定
,

主要受制于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
。

一个企业可以

在几年时间内从零发展到无穷大
,

也可以从无穷

大变成零
。

例如 ! # . 8环境研究技术 9 公司
,

在 5 : ; <

年还没有出世
,

当时公司的总裁还是个刚刚拿到

气象博士学位的麻省理工学 院毕业生
。

这个人学

习不算最好
,

但组织能力很强
。

他看准了市场的

需要
,

认为政府很快就要重视环保工作
,

工厂的

污染治理很快就要提上日程
。

于是
,

他找到一个

哈佛大学学公共卫生的博士
、

一个 学商业管理的

硕士
、

一个打字 员兼秘书
,

四个人拉起了! # . 公

司
。

公司成立不久
,

果然政府和 许多工厂要求它

帮助治理污染
,

签订了许多合同
。

有了合同和资

金
,

这个公司就可以雇许多人
,

这些人又分 成

很多课题组
,

提出预算
,

然后向有关 单位要经费
。

这个公司适应了社会的需要
,

所以发展得很快
。

到 < 2年代发展到 1 22 人
。

由于卡特总统重视环保
,

在卡特任 内这个公司发展到 5 2 2 2多人
,

并成为跨

国公司
。

但好景不长
,

不重视环保的里根总统 上

台了
,

! # . 的生意每况愈下
。

里根任内这个 公

司不断裁员
,

现在已裁到 = 2 2 人
。

如果里根再当

几年总统
,

这个公司可能就得关门
。

在中国
,

一个企业的规模不可能根据社会的

需要做如此迅速的反应
,

因为中国企业有编制 限

制
,

定了多少就是多少
,

要很快发展谈何容易 )

而一个企业
,

要把它裁掉
,

更不知得规划多少年
。

在美国
,

一个企业不景 气
,

它 的雇 员 往往 可 以

早打注意
,

很快转行
,

可以到一个新的上升的企

业工作
,

工资可能比 留在原处更高
。

容易找到新

的出路
,

裁员的阻力也就小了
。

而在中国
,

一个

人要换一项新的工作
,

涉及到原单位放不放
,

新

单位要不要
,

以及户 口等问题
。

谋取新工作的困

难大
,

裁员的阻力 自然就大
。

我们要求研究所运

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
,

而管理又远远跟不上市

场的变化
,

让所长怎么办3 要当所长
,

没有事业

费
,

人又不能解雇
,

就只有找容易赚钱的路
,

所

以出现 了研究所开旅馆
、

做香肠的现象
。

有个做

人造卫星用光学仪器的研究所
,

生产冰淇凌机
、

蛋卷机
,

这是浪费国家的人才和设备
,

是很大的

浪费
。

科学研究不是一干就能成功
,

不是可以一毗

而就的
,

否则就不是科学研究了
。

即使是成功的

也不一定马上能应用
,

马上能赚钱
。

在美国
,

已

经拿到专利的科研成果
,

真正发展成产品能赚钱

的只 占 > ?
,

可见要求通过技术市场卖科研成果

来筹集科研事业费是不现实的
。

过于强调经济效

益
,

人家就不敢搞科研
,

不敢冒风险了
,

尤其不

敢搞眼前不能实用的项 目了
。

说到技术市场
,

资本主义国家 的情况同 中国

也有很大不同
。

在资本主义国家
,

只要有钱
,

买

了股票
,

都可以是投资者
。

在这众多的投资者 中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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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说什么 人都有
。

许多人就是投资赌博
,

他不

怕 冒风险
,

一旦成功
,

赚的钱全归他 自己得
,

这

对他的吸引力是很大的
。

在 中国
,

企业都是国家

的
、

集体的
,

尤其现在实行的厂长负 责和任期制
,

大家都稳扎稳打
,

但求任期内无过
,

冒险精神很少
,

不能 马上赚钱
、

要冒风险的科研成果没人要
。

而

真正 的重大突破
,

恰恰是要 冒风险的
,

要经过中

试
,

需要很大的投资
。

中国大企业的科研经费很

有限
,

且不说一般不愿冒险
,

即使愿意 冒险
,

也

没有那么多的钱来支持你
。

所以我认为
,

一些在资本主义国家看起来行

之有效的方法
,

如果不认真分析中国社会情况的

不同
,

硬搬到中国来实施
,

必然会出现很多毛病
。

有些省为 了鼓励科研人员下 乡 帮助 发展 中 小 企

业
,

把科研经费拨到乡镇去
,

再通过乡镇与科研

人员签订合同
,

结果层层剥削
,

到了最后所剩无几
Λ

而乡镇往往对发展哪些工业不知取舍
。

结果是科

技人员想要得到合同要靠人事关系
,

甚至送礼请

客才能得到
,

而得到发展的工业对国计民生并不

一定有益
,

甚至会污染环境
,

消耗大量能源和浪

费原料
。

在生产劣质产品的许多小工厂中
,

高级

科技人员并无用 武之地
,

因此不但没调动科研人

员的积极性
,

反而浪费了培养多年的高级科研人

员
。

另一方面
,

社会关系好
,

或能拉到合同 的人
,

奖金拿得多
,

也受到重视
,

而有技术
,

搞实际科

研工作的人
,

得到的报酬则与其贡献极不相称
。

在市场调节下
,

并非主 要靠 技术 取 胜
,

而是 靠

人事关系和推销本事取得合同
。

影响所及
, “

短
、

平
、

快
”

的科技大行其道
,

而难度稍大
、

对国计

民生有贡献的少人问津
Λ
年青科研人员也避重就

轻
,

愿搞少花精力就能得到成效和奖金的项 目
,

致使国家未来科研接班人的质与量受到影响
。

有

些人为 了谋求经济利益
,

并不需要任何科技
,

只

是利用法律规章的漏洞
,

甚至利 用外汇差额
,

大

做投机生意
。

他们虽然是 自负盈亏
,

不需国家 负

担
,

但却做 了社会的蛀虫
,

国家财富毫无增加
。

那些从别的单位或社会上大捞一笔的单位对国民

经济只有害而无益
。

一些服务性的测试中心无法

更新设备
,

连维持原状都有困难
,

赚的服务费除

发工资和奖金外
,

维修仪器设备款都有困难
,

如

提高服务费则根本没人要你服务
。

诸如此类的 问

题
,

都是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方法在 中国这种特

殊社会下难免会发生的
。

我们改革要正视这些问

题
,

谋求解决
。

诚然
,

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改革妙

方
,

但在可能范围内
,

应尽量减少缺点而达到改

革的 目的
,

不能象过去用搞运动方式去搞改革
,

一味歌颂一片形势大好
,

到最后却弄得一败涂地
。

总之
,

应尽早发现问题
,

尽早补救
,

改革才能顺

利进行下去
,

才能最后成功
。

不要为改革而改革
,

否则不但改不好
,

反而会改得遗害百年
。

象
‘

大跃

进
” ,

人民公社这类的改革所付出代价也未免过大

了
。

中国要求许多应用研究和开发性研究的单位

在五年内达到全部 自负盈亏
,

甚至工资都要 自己

负责
,

这是很不现实的
。

我想应给科研人员多创

造些条件
,

才能把科研人员的精力和能力用到对

国家社会有益的方面
,

同时才能调动多数人的积

极性
。

例如
,

各产业部 门把盈余利益留一部分设

立类似 自然科学基金的化工研究发展基金
、

电子

计算机研究发展基金
、

煤碳研究发展基金等多类基

金会
,

由公平客观的评审委员来审查研究开发计

划 的优劣
,

择优支持
,

使对社会和经济有效益的

研究项 目得到发展
。

星火计划中有些有 良好经济

及社会效益的项 目
,

得到政府支持
,

有较健全的

发展
,

就是很好的例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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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想讲两个问题
4

资源分配与技术转让
。

现

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
,

尤其是中国都在深入研究

这两个问题
。

在过去三年里
,

我在奥地利担任国

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所长职务
,

对社会主义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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